
古筝音乐之“韵”探微 

--兼谈古筝演奏家项斯华及其筝乐艺术观 

文/韩建勇 

 

“韵”是国乐品评中重要的美学指标，是国乐所追求的最上乘的境界，无韵则没有生命力可言。中国

乐器演奏的最高旨趣，在于充分发挥乐器的人声韵味，而古筝俨然是极具人声味的一种乐器，它可以通过

左手的吟揉滑按等指法来完成不同音腔的变化，从而产生微妙的韵味。古筝以传统的五声音阶定弦，通过

左手的吟、揉、按、滑等技法形成它独特的“以韵补声”的旋律手法，彰显出筝这一乐器的丰富表现力和

艺术魅力。在筝界，学者依据代表人物、代表曲目和风格技巧来划分出众多流派，左手的运指、手法和“以

韵补声”则成为衡量曲作风格、流派风格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民乐弹拨乐器演奏中，“韵”建立在单个音的波动基础之上，它是单个乐音的线状律动，律动中，乐

音的起伏错落有致，音高、音强、音色变化尤为微妙。弹拨乐中的单个“音”呈现一种颗粒状，而与“韵”

的结合，则使其形状转为一种极具动势的“水滴状”，一头尖，一头圆。它通过左手的多种技法获得，整个

游移的变化过程构成一种“音腔”。古筝是“音腔”化尤为明显的一门乐器，“筝界把定弦音看作正声，正

声以外的音视为韵，正声不足则以韵补之”①
，此所谓“以韵补声”。在古筝演奏中，这种声音的波动来自

于一系列的“摇声”，它包括吟、揉、按、滑四大类，又可以结合或分支出多种变化的摇声，如微颤、重颤、

回滑、按颤等。在音乐学中，“摇声”是以单个音为基础，通过左手的按变揉滑得到多变的音响效果。 

下面我们看吟、揉、按、滑在古筝演奏中的技巧和音效变化： 

吟，即颤。左手食、中、无名三指轻粘琴弦，待右手弹完琴弦后，上下起伏震动琴弦。通过改变琴弦

长度和张力，使发出的乐音产生细密的水波纹状的效果； 

揉，左手食、中、无名三指轻粘弦，待右手弹完琴弦后，在规定音程内上下滑动数次。随着弦本身震

动幅度的减小，弦张力和长度的变化，获得一条“声无定点”而连贯的声线； 

按，左手食、中、无名三指稍先按弦，右手离弦的同时左手用力迅速按弦，直接按到需要的音高并停

止不动，防止音高发生游移变化。最典型的的就是筝乐中的固定滑音。这种按音紧接弹弦，讲究直接获得

一种干练爽快的“腔化音”，恰如北方人直爽的性格； 

滑，右手弹完琴弦，左手使弦音逐渐升高或降低，发生一种由低渐高或由高渐低的徐徐上滑或者下滑

的效果。点状的音在左手的压按或松弛的过程中，呈现一种曲线型（如上滑、下滑）或抛物线型（如回滑）

的变化轨迹。 

以上四种在古筝演奏中都是很有特色的左手技法，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声无定点”，即“音高不是

固定在某一点上，而是有所晃动或摇摆的”，这些“摇声”是形成古筝动人音色的重要因素。在这四种基本

的技法中又可以产生、衍化出更多的巧妙技法，这种更为细致的划分成为区别风格流派的重要标识。比如

按音，南方流派的按音一般柔和缓慢，如浙江筝、客家筝、潮州筝，北方流派的按音一般急促爽快，如山

东筝、河南筝、陕西筝等。 

对左手“腔韵”的追求成为众多演奏家秉持的最重要的艺术原则，著名古筝演奏家项斯华就是其中的

一位。项斯华是上个世纪涌现出的优秀古筝演奏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她勇于创新，借鉴钢琴、竖琴

等西洋乐器的某些演奏手法，贯穿于自己的演奏实践中，明显丰富了古筝这种乐器的表现力，由此塑造了

她乐曲特有的演奏风格：饱含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同时，又飘洒和洋溢着西洋乐风。在她《渔舟唱晚》、《出

水莲》等专辑中，每首乐曲都是中西乐风的有机结合的完美体现。听项斯华的筝曲演奏的确是一种享受，

音乐处理“淡静有度”，曲情表达恰到好处。优美的旋律通过艺术的双手在琴弦上悠闲挥洒，通透着一种朴

素、脱俗之美，又透着一股从容优雅之气，体现出“兴到而不自纵，气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扰，意到

而不自浓”的美学风范。 

在项斯华的筝曲演奏中，她追求的是通过古筝“音腔”的把握，并表现出乐曲的地域风格。早在 1975

年，她就开始了器乐“人声化”的实验，当时她以古筝演奏京剧唱腔《文姬归汉》。之后的多年，她一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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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音腔的完美表现而孜孜以求。不同的音乐风格与不同音腔的追求俨然密切相连。音腔是一种音的过程，

是一个“音”自身的变化，它包含着音高、力度、时值和音色等多方面的变化，是一种带着腔的音。她坚

持通过对古筝左手音腔的追求是表现古筝音乐乃至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最为重要的内容，秉承“‘以韵补声’

——筝声的音腔化是筝乐的灵魂”，轻忽左手音腔的表现，等于丧失筝乐的灵魂。我们的传统音乐包括曲调、

风格都跟各地的语言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语言的多支，才形成了音乐上不同的语言风格与腔调风格。在

弹不同派别的筝曲时，我们需要通过其音腔的变化来体现出它特有的地方风味。比如河南筝。北方人在说

话的时候强调重音头，在音乐语言上也突出重音头，在河南板头曲如《叹颜回》、《哭周瑜》以及用河南风

格音乐为创作素材的《新开板》、《幸福渠》等乐曲都有体现。 

对于音腔的古筝与民间音乐如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在不同的时代都保持着或疏或密的关系，从未间

断。从秦汉时代流行在民间的说唱“呜呜歌”②，到明末的唱“西调”乃至近代的山东琴书、河南大调曲子

等等，都有筝这件乐器作为伴奏。筝在宋代慢慢发展出筝独弹这一形式，近现代的传统筝则是由伴奏或合

奏中分离出来，并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脱胎出当地的风格，并成为当今的一朵艺术奇葩。当今各大古筝流

派的形成都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紧密相联。比如陕西筝派，诸多筝曲都是在“秦腔”、“迷胡”、“碗碗腔”以

及陕北民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在演奏陕西筝曲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陕西戏曲音乐或各类剧种所特有的

音腔，这样才能葆有它原本所具有的地方风格，才会楚楚动人。她认为颤音有很大的学问，对古筝音乐的

韵味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如颤音，她认为颤音是连接上一个音与下一个音的桥梁，要真正发挥出它

的连接作用，而不能提早把左手抬起按到下一个音，以避免颤音效果的断裂，从而影响到整首乐曲的意境

和味道。 

对于目前古筝艺术表演中普遍存在的“哗然炫外”的现象，她表示不赞同。她认为“哗然炫外”即通

过多余的动作与造型来进行表现并非古筝艺术所需要的，不应该忘乎古筝艺术作为听觉艺术的本质特征。

“‘以声表情’是任何形式的音乐也是筝乐演奏艺术的最基本特征”，“‘声情并茂’同样也是筝乐演奏艺术

不懈的追求。”而目前的古筝学习、演奏乃至作曲都倾向于对快速弹奏或炫技性技术的盲目追求，而使得弹

奏出来的乐曲并非追求“筝化”，而是突出技巧，从而使得由音腔所派生的韵味大大丧失，也大大改变了其

作为听觉艺术的本意。“盲目追求速度和力度不仅是筝乐也是任何音乐艺术的一个误区”，她认为追求快速

弹奏和力度并不是古筝演奏者的唯一的目的，强调音腔才是表现包括古筝音乐在内的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

内容。笔者在 2007 年赴南京参加全国第三届音乐传播会议的时节，恰逢第六届民乐金钟奖（古筝、二胡）

的专场比赛。比赛中，有些参赛选手的演奏力度足以让古筝本来很美妙的声音弹破，不忍听。当评委问到

参赛选手为什么弹这么大的力度，选手说曲谱上标明的是“fff”。对于演奏者来讲，在表演过程中能对作品

作正确的解释或二度创造，必须重视曲谱上包括乐曲速度变化、力度要求以及表情术语等各种表演记号和

术语，并细加领会。但是也需要变通。就像这位参赛选手，其实并非标明“fff”就一定要把声音给弹破，

最起码应该保证音的质量或者说音本身的美感。 

项斯华是上个世纪涌现的卓越古筝演奏家，即传承、演奏、研究于一身。她一直秉持着自己的习琴原

则。第一，完善的弹奏方法。主要在于左右手的相互配合，根据乐曲的实际需要，选择不同弹奏方法。比

如浙派《高山流水》开始的双八度大撮一段，目前最为普遍的弹奏方法就是提弹法，即大中两指大撮完离

开琴弦，这种方法弹奏出来的声音往往比较吵，比较硬，余音也很重，用贴弦弹奏法弹出来的声音则相对

好听，而且安静，也可以避免过多的手臂动作。又如在该曲第 29 到 36 小节双手弹部分（浙派《高山流水》，

项斯华演奏谱），目前最为普遍的处理是左手的无名指弹弦，而深谙传统的话，这一段的弹奏应该使用浙派

筝独有的一个指法，即提。演奏中，大指与食指同时捏住需要弹奏的弦向上提起，获得的是与无名指“打”

不一样的音响效果。第二，有效的练琴方法。练琴需要讲求循序渐进，要在保证方法得当的基础上练习，

而不能练就一手错误。比如我们在练琴时，由慢而快是我们追求的。但是前提是我们心中有一种美的观念，

首先需要保证方法得当，保证弹奏出美的物理音色。第三，严谨的读谱习惯。习琴时，需要视背（视和背

谱）并用，将旋律熟记于心，保证演绎和表达时得心应手。 

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都体现出“移步不换形”的原则。在音乐演奏艺术中，“移步不换形”的真谛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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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固定在版面上的乐谱形式而凝固，讲求即兴性和流动发展的可能，而这种不易觉察的缓慢变化体现出

音乐演奏在发展中的活力。项斯华是上个世纪涌现出的国内重量级演奏家，她对古筝艺术可谓是一丝不苟，

对每一个乐句乃至乐音都十分讲究。在乐界，完美的音乐形象的塑造基本条件有四：优良的材质、精心的

制造、完美的技巧和纯正的心态。她以严谨的态度，走着一条学、奏、硏相结合的道路，在学习和演奏的

过程中对古筝演奏方法加以的科学探索。在艺术实践中特别讲究发音技巧、追求美的音色；在古筝演奏手

法上，她博采众家之长而揉成自己的演奏特点，使古筝在不失传统的基础上，包含着新颖的变化和追求。

在她演奏的传统乐曲中始终活跃着一种动力感和美感，浙派《高山流水》、潮州筝曲《寒鸦戏水》等曲体现

尤为明显。乐曲在大师手下通过贴弦压弹、贴弦提弹、离弦压弹、离弦提弹等多种方法并重，丰富的乐音

乐韵变化而得到新颖的音色、风格和音效，并最终营造出恰好得当的意境、氛围，实为“指法简静”而“气

韵生动”。这种多种手法并重运用展示了她作为一代演奏大师在作品演奏方法推敲上的造诣和追求。正如她

所说的，“古筝演奏与教学的过程，也就是我不断学习中国音乐的过程”，恰恰彰显出大师谦和为艺的处世

态度。 

 

 

项斯华事迹： 

1939 年生于上海，少年时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专修钢琴多年； 

1958 年，响应“民族化”号召改习古筝，师承浙派名家王巽之，后随曹正、郭鹰、任清志等名家； 

1962 年，“上海之春”音乐会首次尝试双筝演奏，一曲《海青拿鹤》（亦名《海青拿天鹅》）名声鹊起； 

与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吴赣伯先生论述汉筝五大流派，著有《中国筝乐的源流与风格》一文；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录有专辑《渔舟唱晚》、《出水莲》、《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梁祝》、

《望乡吟》等十余辑； 

著有《项斯华演奏中国筝谱》、《每日必弹 古筝指序练习曲》等多部专著。 

1981 年移居香港，1993 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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